











     
  
陈颙导演的力作《立秋》，以话剧的形式折射出民国初年历史动乱中山西
晋商丰德票号的风雨飘摇。丰德曾经汇通中华，傲雄数百年，还是抵挡不住战
乱的汹涌和现代银行的冲击，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。《立秋》宏厚沉稳，见微
知著，又穿插着亲情与理想、爱情与义务、友情与信仰等矛盾冲突，上演了一
出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悲剧，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，是部难得的好话
剧。 
 
话剧之美 
如果说剧本是平面无限的文学作品，是想象力的天堂，那么话剧本身便是
一种立体有限的空间艺术，是视觉听觉的盛宴。单看剧本也能了解故事情节，
体会人物性格，感受情感心理，但话剧利用舞台背景、灯光音乐，再加上演员
的投入演出，能将情节推动得波澜起伏，将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丝丝入
扣。话剧是活生生的艺术。 
话剧是一门综合艺术，是剧作者、导演、编剧、企划、舞美、灯光师，作
曲家和众多演员共同的心血，是美的结晶。其中导演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
的，导演的审美方式和观照角度决定了话剧的整体风格。陈颙导演为《立秋》
呕心沥血倒在舞台前，又为《立秋》添了几许悲壮肃穆。导演对剧本有着自己
的理解和阐释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，丰富了剧本内涵。 
如剧本第一场，丰德总经理马洪翰之女瑶琴被迫在绣楼上等未婚夫留学归
来成亲，一等就是六年。她闹着要下楼，扬言跳楼。马洪翰说：“跳吧，你敢
跳下来，摔断腿，没人娶你！”这种传统情节往往被处理成剑拔弩张的激烈冲
突，父亲是暴跳如雷，蛮横专制的。但《立秋》却将马洪翰这句话处理得很低
调，语调缓慢，表情低沉，流露出的是马洪翰身为人父的于心不忍和无可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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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，是打心底为女儿好，父爱如山。而后面的剧情也证实了马洪翰的骨肉亲
情。 
读者看剧本，刚开始只能揣摩猜测人物心理，随着情节发展再不断加强、
修正、或者推翻。而观众看话剧，却可以用视觉听觉多方面观察剧中人的言行
举止，再加上导演的潜在指引，演员的投入表演，观众获得的审美愉悦是更丰
富的。 
话剧好看还由于她的华丽场面，豪华阵容，观众可以更真切更直观地感受
到历史的沧桑岁月。《立秋》的舞台设计是别具匠心的，瑶琴的绣楼从舞台后
方旁侧缓缓推入，非常有创意，再加上瑶琴的天籁歌声，凄婉动人，真实而有
诗意。舞台两侧是石雕圆拱门，有多种用途，一方面方便人物进出场，另一方
面随着场景变换“因地制宜”，可以是书房之门，老太太房门，又可以是议事
厅之门，大院园林之门，戏台后侧之门，巧妙的融入了剧情。 
此外，《立秋》的具体场景中道具也恰到好处。如书房中的青花瓷，画轴
纸砚；老太太房中的富贵屏风，戏台后的零散戏服，化妆台；园林中的石狮，
祭祖台的香烛，都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强烈的民族色彩。 
在音乐灯光方面，立秋时节的声声知了，增添了烦躁闷热的气氛。形势危
急时的唢呐锣鼓，以及热闹喧腾的喜乐，轻柔渺茫的山歌，都有着鲜明的山西
特色，散发着民间泥土的芬芳。利用现代化手段营造的冷色调灯光，加上纷纷
而落的萧瑟黄叶，很有中国意境。而换场景时舞台上只留一两束白光照在前台
人物身上剖析内心，倾诉情感，后方则在黑暗中迅速换道具，巧妙地保持了情
节的连贯，不易于分散注意力。 
剧中人物的服饰也很出色，老太太、太太的绫罗绸缎雍容华贵；瑶琴的大
红新娘装，精致绝伦；丫头们的绿衫双鬟，俏皮灵动；议事们的长衫小帽，黑
绸短褂，干练精明；还有仁昌的西装，风度翩翩；文菲小姐的洋装，袅袅婷
婷，既符合人物各自的身份特征，又有着浓烈的中国特色、历史风情和山西风
味，令人赞赏不已。 
话剧之美，美在各处细节，更美在其深厚内涵—— 
 
悲剧之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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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立秋》是一出沉重的悲剧，马洪翰则是历史转型期的悲剧人物。他是丰
德票号的总经理，试图力挽狂澜保住丰德，终归倾家荡产，开启地下金库勉强
维持了信誉。他符合西方悲剧理论中的悲剧主人公的形象，即有过错的好人。
马洪翰并不是如人所指责的那样刚愎自用，抱残守缺，他只是不肯放弃那
块五百年的丰德牌号。他是个好人，是马家大院的继承者，也是祖宗家训的坚
守者，他牢记“天地生人，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；人生在世，生一日当尽一日
之勤。勤奋、敬业、谨慎、诚信。”这并没有错，也正是由于这样他才使丰德
如日中天，遍布全国。但是连年战乱丰德大伤元气，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是人类
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，马洪翰坚强的个人意志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和践
踏。在议事厅里马洪翰铮铮铁骨，据理力争，全场为之动容，肃然起敬。但丰
德仍然灰飞烟灭，无法抗衡历史战争的破坏和现代银行的垄断，这是马洪翰的
命运悲剧，他注定成为丰德的终结者。 
马洪翰又是耿直鲁莽的，由于不能接受改组银行的建议，一气之下竟然赶
走了情同手足的挚友许凌翔副经理，使丰德失去半壁江山。他太刚强了，与不
同意见者针锋相对，没有一点商量余地，不肯进退通融，作权宜之计， 终孤
军奋战，力不从心。再坚硬的铁总有磨损折断的时候，柔若无骨的水才能游刃
有余。马洪翰不会审时度势，这是他的性格悲剧。 
马洪翰的悲剧正如鲁讯所说，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别人看，从而
引起了博大的怜悯和同情。 
《立秋》又是一部婚姻悲剧。瑶琴便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牺牲者。大院女
人的命运是可悲可叹的，因为她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婚姻。瑶琴不是心甘情愿地
苦等六年昌仁，是被活生生地囚禁了六年，因为她被许配给了许凌翔的儿子，
就必须在成亲前独守绣楼。她寂寞空虚，她不甘心，她抗争，一切都无济于
事。太太凤鸣是情愿等恋人的，可未婚夫许凌翔忙着功名事业，遥遥无期。老
太太做主将她嫁给了马洪翰，她也痛苦，也无奈，却依然为马家尽心尽力，劳
碌一生，将那份 初的情感压在心底。太太和老太太也都在绣楼上熬过，都心
疼瑶琴，但传统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动摇不得，女人的悲剧在一幕幕重演，雷同
正意味着真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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瑶琴被传统牢牢捆绑，昌仁却在现代自由翱翔，他与同学文菲小姐恋爱
了。瑶琴终于等到昌仁回国，她红妆艳裹喜帕蒙头，被丫头们打着趣牵下了绣
楼。她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成亲，满院喜气洋洋的音乐，大红灯笼，她羞涩的抢
着回答老太太考女婿的字谜，她还不知道家里票号生死存亡，马许两家分道扬
镳，许昌仁另有所爱。可是观众明了这一切，许家也知道，巨大的心理落差让
人把同情的砝码倾向了柔弱单纯的瑶琴，哀叹她的婚恋悲剧。 
昌仁陷入了尴尬的三角恋爱中，他追求自己的爱情并没有错，错的是传统
与现代之间的磨合和无所适从。 
《立秋》更是一部家庭悲剧。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，马洪翰一心想把独子江
涛培养成得力的少掌柜，接手丰德。江涛却对算盘不感兴趣，嗜好唱戏，离家
出走进戏班做了梨园弟子，父子相见不相认。江涛面对父亲的困境和哀求仍不
肯回家，他说自己不是掌柜的料，无法替父亲分忧。戏对父亲来说是消遣，是
风雅，而对他来说，戏就是人生。 
江涛的选择是艰难的，但他毕竟作出了选择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中国原
本是宗法制社会，有很强的家族观念，要求子承父业，光耀门楣，无视孩子的
内心理想追求。在大家族中，一个人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整个家族的。正如许
凌翔所说：“我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太沉重了，就像这厚土高墙，重重城
门，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。”江涛选择了戏台，逃离了家庭，也就是找回了自
我，有了自己的人生。 
瑶琴也在昌仁和文菲的鼓励和帮助下离开绣楼出去读书。马洪翰丢了儿
子，又失了女儿，到了丰德，散了家产，老太太交出金库钥匙也含笑坐化了。
马洪翰在立秋这一天跌到了人生的谷底，马家大院从此风光不在。 
 
涅槃之美 
《立秋》是一部好的中国式悲剧，结尾的老少问答余音绕梁，缓和了观众
的悲伤，给他们回家的路上带来一丝暖意。立秋以后霜降、冬至、小雪、大
雪、后来终于是——立春。亘古不变的 朴素的事实往往便式颠扑不破的真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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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立秋》展示了民族危机时刻丰德的摇摇欲坠，传统与现代转型时代复杂
微妙的感情纠葛，悲凉苍郁，沉稳磅礴。但现实生活中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伟大
的悲剧，我们追求的式向上的飞扬的人生，《立秋》内涵丰富，它的底子其实
式积极的，是潜在的“大团圆”，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趣味。 
马洪翰无法支撑丰德，老太太开启祖宗家底地下金库，拿出自己的私房钱
和给瑶琴的嫁妆，许凌翔变卖家产为客户退款，众人风雨同舟群策群力保住了
丰德的百年信誉，体现了晋商的大家风范和百折不挠的诚信精神。 
马洪翰一双儿女虽不能膝下承欢，但他们终于走出了自己的人生，坚强勇
敢地承担起自己的生命，他们是迈向明天的朝阳的，不愧是锐意进取执着攀登
的山西儿女，像先辈走西口那样，毫无畏惧。 
《立秋》结束了，人生的季节还在轮回。山西晋商的昔日风光依旧激动人
心，战乱危亡的历史艰难仍然令人喟叹，中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洗礼， 终涅
槃，获得了新生。《立秋》经过集体心血的浇铸，新鲜华美，树立了新世纪话
剧的悲剧美学典范，堪称经典。 
 
 
 
 
